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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城市景观：襄阳汉水* 

陈燕妮 

【摘 要】研究一座城市的景观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文脉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贯穿城市的河流同样具有

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化轨迹和双重特征。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地理位置重要，人文渊蔽的古城。而唐代又是襄阳鼎

盛时期之一。唐时诸多文人曾会集于此，对襄阳境内的汉水多有吟咏，留下许多不朽诗篇。他们或为汉水清澈丰美

的特质所倾倒，或在汉水之上倾吐对京华和故土不尽的相思与叹息，或对汉水相关的传说加以持续地想象，或在此

思考个体生命如何永恒的主题，或在此留下风流佳话，为汉水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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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城市景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因为“城市是一个流动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城市景观与这一机体的时空相

关联，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城市景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演化与更新。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一方面作为人文景观的城市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城市景观的地域特征，这种特征所形成的城

市总体格局久而久之作为景观特色成为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城市演化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人文景观及历史印记反

映了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作为‘人化自然’，值得珍惜和保护的历史遗产形成了城市人文景观的基本特征。这

种地域及人文景观特征，共同构建起城市独特的景观风貌。显然，‘景观风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历史痕迹叠加的结

果，它的延续是城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不间断演化与更新的结果”① 。研究一座城市的景观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文脉和区别

于其他城市的特色。而贯穿城市的河流同样具有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化轨迹和双重特征。它首先作为自然景观出现，在人类的文

明活动中逐渐演化为人文景观并进一步成为这个城市的代表景观。 

本文选择唐代的襄阳境内的汉水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汉水既是唐时一条重要的水道，也是唐人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开

元天宝时人梁洽的《 观汉水》 详细地记载了汉水的发源和走向，“发源自蟠家，东注经襄阳。一道入溟渤，别流为沧浪。”② 

他写到汉水发源陕西。胡渭《 禹贡锥指》 卷 11下中指出：“《 山海经》 云，‘汉水出鳅愚山，盖蟠家之异名也’，„„ 盖

此山本在汉酒阳县界，西南接霞萌，自后魏以来，言山之所在，曰蟠家，曰西县，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宁羌，地名六

变，而山则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为《 禹贡》 之蟠家无疑也。”台湾学者刘希为在《 隋唐交通》 中也考证：“汉水水线，

从南方到襄州和洋州者多利用之。汉水北连丹水可至商州，又可北连灞水至京都，与渭水相通。汉水在洋州界由洋县向北又有

骆水，在梁州界（今汉中南郑）向北又有褒水，褒水北和斜水道通过短距离的陆运可和渭水接通，这便是有名的褒斜道。”③ 可

见汉水在唐代为交通要道，属于“十道之要路”、“南北水陆之总汇”④ 。 

来自四面八方的唐人聚集于此又四散开去，留下不朽的诗篇。《 全唐诗》 内容中包含“汉水”的共 116 首，题目包含“汉

水”的共 7 首，题目包含“汉江”的有 22 首，内容包括“汉江”的有 42 首，其中提到流经襄阳境内的有约 50 首，从数量上

便可见出“汉水”尤其是流经襄阳的“汉水”成为唐诗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本文系 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唐宋文学视野中的城市景观研究”（项目编号：

CCNU15AO60135 )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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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汉水之所以能引起唐人的关注和吟咏，与汉水之滨的襄阳承载着渊薮独特的人文景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诸如“汉水访

游女，解佩欲谁与”（张九龄《 杂诗五首》 ）； “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李白《 大堤曲》 ）； “晚山枕襄阳，滔

滔江汉长”（李颀《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渴韦太守》 ）； “公子留遗邑，夫人有旧城”（崔提《江楼夕望》 ）； “昔年

居汉水，日醉习家池”（严维《赠送朱放》 ）； “羊公名渐远，唯有观山碑”（元棋《襄阳道》 ）； “几日到汉水，新蝉

鸣杜陵”（贾岛《送崔定》 ）； “襄阳城郭春风起，汉水东流去不还”（陈羽《 襄阳过孟浩然旧居》 ）等等。这其中就提

到了“汉水女神”, “大堤女儿”, “晚山”, “夫人城”, “习家池”, “堕泪碑”, “汉水陵谷”这些景观。除此之外，

还有生于斯，长于斯，卒于斯的本土诗人孟浩然，其人物及其诗篇的影响都使得汉水成为代表襄阳城的首要城市景观。 

一、作为自然景观的汉水：“水绿沙如雪” 

流经襄阳的汉水首先是作为自然景观出现在唐人的笔下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时空来赞叹汉水之广，气象宏大，水质之

美，物产之富。 

一曰汉水气象之大。如王维《 汉江临眺》 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宋之问《 汉水宴别》 云：“汉广不分天，

舟行杳若仙”；崔提《 江楼夕望》 言：“楚山霞外断，汉水月中平”，都写出了汉水水天一际浩浩淼淼的特点。 

二曰汉水水质之美。如丘为《渡汉江》 云：“临泛何容与，爱此江水清”；岑参《与鲜于庶子泛汉江》 云：“酒光红琥

珀，江色碧琉璃”；元棋《襄阳道》 云：“汉水清如玉，流来本为谁？”汉水与周围山峦相互倒映，形成了青山绿水的美妙景

观，如李白《 襄阳曲》 《襄阳歌》 云：“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现山临汉水，水绿沙如雪”, “遥看汉水鸭头绿，

恰似葡萄初酸酷”；杜牧《汉江》 云：“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尽春深好染衣”等等，这些都写到了汉水清澈的特质。 

三曰汉水四季之美。春日汉水被描述为“襄阳城郭春风起，汉水东流去不还”（陈羽《襄阳过孟浩然旧居》 ）；夏日汉水

又令人倍感轻盈，“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常建《 送宇文六》 ）；秋日的汉水夕阳落晖，“故郑生秋草，寒

江澹落晖”（刘长卿《 和州送人归复邹》 ）；冬日千树梅花压汉水，“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王适《江滨梅》 ）:  

四曰汉水物产之富：刘长卿在《 送周谏议知襄阳》 中还格外提到了汉水中的特产，“雄鸭绿头看汉水，肥鳊缩项出泛楂”：

《襄阳首旧记》 卷三“山川”“砚山”条中对此解释为：“现山下汉水中，多出鳊鱼，肥美二尝禁人采捕，以搓头断水，谓之

‘搓头鳊’二宋张敬儿为刺史，齐高帝求此鱼，敬儿作六橹船置鱼而献曰：‘奉搓头缩项鳊鱼一千六百头。”’足见汉水产此

鱼之丰美。不止刘长卿提到此，诸多唐人也对此有所记载。孟浩然《檀溪别业》 诗云：“梅花残腊月，柳色半春天。鸟泊随阳

雁，鱼藏缩项鳊。”杜子美《 解闷》 诗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栏槎头缩项鳊。” 

这些带有浓重襄阳印记的名词在唐人经过襄阳汉水的吟诵中被赋予了一种唯美的城市特色。这一切都使得唐人对汉水流经

的襄阳城有了桃源乐土的印象。正是唐人这些对汉水的描述与赞叹，使得汉水的声名远扬，使汉水与襄阳联系更加紧密，世人

皆知。襄阳不仅环境优美，而且物产丰富，更是一个宜居的都市。到了“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东南运河漕运受阻，汉、

丹水线遂成为京师通往江淮、三吴地区的主要潜运之道，顿时显得重要了。„ „ 史载：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铜

乃足，饷道由汉两，则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⑤ 因此至于中唐元和年间，襄阳达到“户十万七千一百七，

乡一百六十二”⑥ ，成为全国四个人口达十万户以上的州治所之一。 

二、行人谪客往来不息的汉水：“襄阳道” 

襄阳因为“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⑦ 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至于唐代，襄阳从兵家必争

之地转换为南来北往的重要枢纽之地。唐人李吉甫对此做这样的描述：“襄州八到：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东都八

百二十五里；东至随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府四百七十里；西至房州陆路四百二十里，水路五百八十四里；东南至邹州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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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里；西北至均州三百六十里。”⑧ 宋人王应麟也记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⑨ 

唐代文人经过这座城市时，大都走过汉水这条 

“襄阳道”，并留下了“襄阳道”的地理书写。如唐初李百药在《王师渡汉水经襄阳》 中写道：“延波接荆梦，通望迩沮

漳。”《 尚书》 卷 7 记载：“江、汉、睢、漳，楚之望也。”他写到了发源襄阳的两条著名水流以及经过襄阳的汉水水路。

又如杜甫准备从蜀中乘船返回故乡的途中也提到途经襄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

还有白居易的《 襄阳舟夜》 也有“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这样的行程。 

汉水之上，迎来送往，唐人抒发感慨和情怀，是为“襄阳道”上的一大特征，并因此给“襄阳道”注入新的内涵。王维送

客南归时写道：“万里春应尽，三江雁亦稀。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蒸米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

（《送友人南归》 ）岑参送一位志性高洁的友人归觐省亲时写道：“明时不爱璧，浪迹东南游。何必世人识，知君轻五侯。采

兰度汉水，问绢过荆州。异国有归兴，去乡无客愁。天寒楚塞雨，月净襄阳秋。坐见吾道远，令人看白头。”（《送陶铣弃举

荆南勤省》 ）而“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送客时想象汉水上一片愁云惨雾：“故人南去汉江阴，秋雨潇潇云梦深。江上见人

应下泪，由来远客易伤心。”（《江上送客》 ）刘长卿送李中垂之襄州时，也写道：“茫茫汉江上，日暮复何之”（《送李中

垂之襄州》 ），其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时，写道：“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送李录事兄归襄邓》 ）。从这些

文人送友离别的吟咏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气象。盛唐时的书写都有着一种丰满圆融的平静之美，而到了中晚唐气象为之一

变，国势江河日下，文人的情怀也随之惨但。 

不仅如此，“襄阳道”汉水还成为谪客从中央到偏远地方，应朝廷征召返京或归来的必经之路。李百药被贬为桂州司马，

经行过襄阳，留下《渡汉江》 一首，从“客心既多绪，长歌且代劳”中足见其内心的苍茫之感。武后宠臣宋之问“三次流放南

方，每次必经襄阳„ „ 由西安、洛阳而襄阳再南下，归途则相反”⑩ 。他于神龙二年，从岭南逃回洛阳，经襄阳写下了《渡

汉江》 ，将他悲喜交加的心情“岭外音书断，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表露无遗。他还在《汉水宴别》 中深

情地写道：“戏游不可极，留恨此山川。”过了襄阳，便是另一个世界了。初唐诗人张说在玄宗朝被贬为岳州刺史，在被贬南

下途径襄阳留下《襄州景空寺题融上人若兰》 。而他在应召北归时又路过襄阳，此时正逢寒食节，他感慨万千地写下“去年寒

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阳路”（《襄阳路逢寒食》 ）的诗句来回顾他风尘仆仆的行程。元植和白居易在“永贞革新”中落败，

被贬为司马。在白居易被贬往江州的路上，也途经襄阳，寄诗与贬往通州的元棋，描写经行襄阳汉水之上对友人的牵挂：“君

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苍茫蒹葭水，中有

浔阳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寄微之三首》 ）元镇和诗有《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 ，其二就有“襄阳大

堤绕，我向堤前住”，在往来不息的“襄阳道”上发出“有身有离别，无地无歧路。风尘同古今，人世劳新故”的深重感慨和

叹息。 

“贬谪”是唐人生命中突出的一个现象，“在数量上和性质上都与前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唐代没有经历过贬谪的

官员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在被贬的官员中有相当一批都是贬非其罪的。„„ 数量众多的贬谪诗作增加了唐诗的深厚度，同时

也真实地记载了唐代逐臣的人生苦难”○11 。这些诗作展现了个人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幸运。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 中说：“唐

人好诗，多是征戍，迁滴、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 诗评（四五）》 ） 

总体来看，这些经过“襄阳道”的官员目的大都是岭南一带，而原因却不一样，如“宋之问是因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有

这样那样关系而被贬谪，是罪有应得。„„ 而张说在武后时的被贬是因为坚持道义触怒二张而被贬岭南的；到了开元年间，他

再度被贬岳州。”○12 元棋和白居易都是因为政见不同，触怒朝中权贵而被贬。他们的贬谪诗歌都充满了“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的

被抛弃感”, “怀才而难施的生命荒废感”○13 。 

在文人的书写中，“襄阳道”尤其是汉水这条水路成了有特定意味的城市景观，承接着文人的各种情怀。在他们的吟咏中，

汉水这条自然河流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情冷暖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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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载传奇的汉水：“汉水女神”的文学意象 

更多的时候，汉水以神异的传奇性出现在唐人的吟咏中。其中梁洽的《观汉水》 就很有代表性：“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

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汤汤。”在梁洽的诗中，不仅写到了汉水流经襄阳的大气象，也记录了汉水女神独属于襄阳的两个著

名典故。诗中“求思咏游女”，说的正是历代流传在襄阳汉水边“汉水女神”的故事。《诗经》 中的汉水有游女，是为樵夫思

慕不得的对象。到了西汉又演化成郑交甫汉江遇游女之事，流传甚广。据刘向《列仙传》 卷上“江妃二女”记载：“江妃二女

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

人，皆习于辞，不得，恐摧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

‘橘是抽也，我盛之以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彩其芝而茹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

橙也，盛之以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

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

影焉追？”《襄阳曹旧记》 卷 3 “山川”中也有“万山北隔汉水，父老相传，即交甫见游女弄珠之处”。文人循此多咏，使这

个传说得以加强和流传。如王逸《 楚辞· 九思》 有“周徘徊兮汉诸，求水神兮灵女”。张衡《南都赋》 有“游女弄珠于汉

皋之曲”。蔡邕《汉津赋》 有“过曼（万）山以左回兮，游襄阳而南萦„„ 明珠胎于灵蚌兮，夜光潜乎玄洲。”建安十三年，

曹操不战而得襄阳，又逢“建安七子”在襄阳聚齐，于是曹操在汉水之滨设宴赋诗，命题“汉水女神赋”。唐类书《艺文类聚》 

中也收集王粲、杨修、陈琳等人的《女神赋》 传世。 

到了唐代，文人对“汉水女神”的典故书写更多。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他们对汉水之美的赞叹。隋唐之交的诗人李百药对

此有绮丽的联想：“导漾疏源远，归海会流长。延波接荆梦，通望迩沮漳。高岸沉碑影，曲淑丽珠光„„ ”（《王师渡汉水经

襄阳》 ）王适联想起汉水女神：“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江滨梅》 ）。孟浩然有“游

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万山潭作》 ）, “羊公现山下，神女汉皋曲”（《初春汉中漾舟》 ）。张子容有“交甫怜瑶佩，

仙妃难重期”（《春江花月夜二首》 其二）。李白有“弄珠见游女，醉酒怀山公”（《观山怀古》 ）。储光羲有“水灵慷慨

行泛珠，游女飘飘思解佩”（《同张侍御宴北楼》 ）。 

梁洽诗中的“投吊悲昭王”，是“汉水女神”的又一个版本。据东晋王嘉《 拾遗记》 卷 2 载，周昭王伐楚，返济汉，楚

人献胶船，溺昭王，他的两位侍女延娟、延娱“夹拥王身，同溺于水”，化为神女。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二女无辜而死，深得

荆楚人民的同情，“磋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陨若生”，及至“数十年间，人于汉江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

舟戏于水际”。对此二女，“汉江之人„„ 立祀于江湄”, “暮春上已之日，禊集祠间”。晚唐诗人李善夷有一首《 责汉水

辞》 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该事件：“汉之广兮，风波四起。虽有风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为下国而倾天子。汉之深

兮，其堤莫量。虽云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为下国而溺天王。汉之美者曰鲂。吾虽饥不食其鲂，恐污吾之饥肠。”

此诗不是写汉水之美，而是责怪汉水夺走周昭王的性命，甚至进一步表达了对汉水的’｝曾恶。还有胡曾，他的《 咏史诗· 汉

江》 也表达了对此事同样的悲悼之意：“汉江一带碧流长，两岸春风起绿杨。借问胶船何处没，欲停兰掉祀昭王。” 

汉水游女演化成汉水女神的故事，有如《洛神赋》 的叙述一样，以飘渺灵动的身影出现，惊艳于偶遇之人的眼前，又倏忽

不见，消逝于汉水烟波之上，更使这条河流和逝水平添了灵异和悲情的色彩。唐人接受继承了这两个有关汉水的典故，来到这

条古老的水流上继续流传着这两个传说，在诗歌的想象和书写中对这条水流赋予了浪漫的向往― 与女神的遇合之后是与君王遇

合的心愿，形成另一种诗歌中的唐传奇。 

由此可见，汉水女神是独属于襄阳汉水段的一大景观，就连孟浩然出走异乡对着汉水的支流时也未敢忘怀，《 登安阳城楼》 

云：“县城南面汉江流，江涨开成南雍州。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销忧。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骄绿水洲。向夕波摇

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 

四、作为追求生命永恒的象征的汉水：关于“陵谷”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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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在唐人的书写中还常提及西晋时在此为官的杜预。《 襄阳首旧记》 卷五“牧守”云：“杜预，字元凯。为镇南大将

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修立伴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 预好留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记

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观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在襄阳牧守期间，颇有作为，也担心“生前身

后名”恐为时间湮没。于是，沉碑于万山之下，立碑于现山之上。李百药在两首诗中都写到了此事，“高岸沉碑影，曲溆丽珠

光”（《王师渡汉水经襄阳》 ）, “水激沉碑岸，波骇弄珠皋”（《渡汉江》 ）。元棋在《渡汉江（去年春，奉使东川，经

蟠冢山下）》 中也写道：“山遥远树才成点，浦静沉碑欲辨文。” 

然而杜预担心的后事却被唐元和时人鲍溶所讥讽：“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湘江千岁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

字。”（《襄阳怀古》 ）杜预所预计的“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至于唐，此处并未发生沧海桑田的变迁。同时代的李涉也谈

及此：“方城汉水旧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马独来寻故事，逢人唯说砚山碑。”（《过襄阳上于司空颇》 ）在时间的磨洗

中，倒是同时代的羊祜留下的碑比起杜预的来说，更为长久一些，影响力也更大一些。对此宇文所安在《追忆》 中把杜预和羊

祜作了这样的比较与剖析：“„„ 羊祜（同样）太挂念他的名了。然而，他所以能名扬海内，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最终都是

由于他的仁，他对别人的关心，因而最终依赖于别人对他的看法。这种回忆的核心是目光朝外：他站在这个地方鸟瞰四周，想

到的是在他以前站在同一地方向外环视的别的人；我们也一样，我们站在这里向四处望去，重复他的行动，重新体验他体验到

的感受，想到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杜预的情况则不同，他自己为自己刻制了石碑；他认为将来的人在未来登上晚山时，会

目光朝内而不是朝外，他们将欣赏山的本身，将从碑文里读到他的名字。”杜预认为时间将使汉水成为深谷，人们会在此观瞻

到他为自己所立的石碑，同样是目光朝内的视角。“他所以会被后人记住，是因为他做了一件越轨的蠢事；他不懂得记忆怎样

才能在复现和不断更新中绵延下去。他的‘名’也保存下来了，但是远不能像羊祜的名字那样，给后来的游客带来深切的感受”。

○14  

杜预的作为虽未达到他理想的效果，但他在此咏叹的“陵谷”却常常作为一个典故出现在唐人的诗歌中。孟浩然有“归来

一登眺，陵谷尚依然”诗句，以此怀念已不在世的老友。晚唐崔涂有“不随陵谷变，应只有高名”（《 过陶征君隐居》 ）以

此来写陶渊明的留名亘古。白居易有《 青石― 激忠烈也》 诗，以大唐忠烈颜真卿和段秀实的事迹激励时人效仿之，也用到了

杜预沉碑之典故。刻满两位忠烈事迹的石碑“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虽迁碑独存，骨化为尘名不死”，将永存于世。 

汉水之中关于“陵谷”的典故虽带有主观刻意的意味，遭致了唐人的嘲讽，但它赋予了汉水在此追求生命永恒的象征意义，

使经行于此的唐人深刻地思考起有限和无垠的时间意味，或因此追念不复存在的故人，或因此感怀先贤的流芳千古。 

杜预刻意求永恒的心愿遭致了唐人的耻笑，而襄阳本土人氏孟浩然却以他高洁的志向和优美的诗篇成为与汉水紧密相连的

一个名词。白居易写下“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游襄阳怀孟浩

然》 ），他觉得襄阳山水钟灵毓秀的关键在于孟浩然及其诗篇的意义。 

五、象征城市繁华的汉水：“大堤女儿”的文学意象 

汉水经襄阳而过，有大堤绕城。自南朝起，此地便催生出一种乐府曲《大堤曲》 ，是为乐府西曲歌名，相和歌辞，内容多

写男女爱情，与《雍州曲》 皆出《襄阳乐》 。梁简文帝《 雍州曲》 有以《 大堤》 为题的，为唐《大堤曲》 、《大堤行》 

所本。至于唐代，这种有关襄阳的《大堤曲》 和有关襄阳大堤的吟咏不绝于耳，甚至使“大堤”成为襄阳城的代称。 

襄阳位于南来北往的要道之中，“是南北水陆总汇，由此过蓝田武关，北接河陇、关内、河东，通过襄阳至洛阳驿路抵达

两河，故李鹭称襄荆驿为‘十道之要路’，十道者，乃就中晚唐政区而言，大约指关内、剑南、荆南、鄂岳、江西、湖南、黔

中、岭南及两浙。这十道大部分是南方经济区，中晚唐时期这里经济地位迅速提高。„„ 在沛路不通后，此道也成了文武官员、

使客联系京城的惟一大道”○16 。唐代子兰的《 襄阳曲》 写道：“为忆南游人，移家大堤住。千帆万帆来，尽过门前去”，写

尽汉水经襄阳的水路繁盛。刘禹锡的三首《 堤上行》 以更为生动的笔墨描写襄阳汉水大堤的繁华：“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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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墙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江南江北望烟波，人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春

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沽客，车可峨大骗落帆来。”从刘诗中可以想见的是堤下汉水中连墙的帆影，堤

上酒舍旗亭次第开张，“征帆去掉斜阳里，被西风，酒旗斜矗”“繁华竞逐”的景象。人夜之后，“桃叶歌”共“竹枝词”的

子夜歌声在汉水和大堤上远近传来。可见得襄阳汉水大堤的美酒成为此地的一大特色，李白流连于此，充满激情地写道：“鸿

鹅构，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麹便筑糟丘台。”

（《 襄阳歌》 ） 

而令汉水襄阳大堤闻名于唐朝的是这座城市的另一道景观，“大堤女儿”。它甚至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意象出现在唐人的

书写中。张柬之的《 大堤曲》 云：“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床翠羽帐，宝袜莲花炬。魂处自目成，色授开心许。迢迢

不可见，日暮空愁予。”“大堤女儿”的美艳令离开襄阳的游子有了惆怅之情。“大历十才子”李端在《 襄阳曲》 中更是写

出“大堤女儿”的娇态：“襄阳堤路长，草碧杨柳黄。谁家女儿临夜妆，红罗帐里有灯光。雀钗翠羽动明挡，欲出不出脂粉香。

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月白如霜。贾生十八称才子，空得门前一断肠。”在夜色中，大堤女儿在红烛昏罗帐中的绰约风姿，

欲出不出的美态令经过此处的少年相思相望，一见即断肠。往来文人的书写加强了襄阳“大堤女儿”的声名，以至艳帜远扬。

这种美使得张祜特地在花月夜来会闻名遐迩的大堤女儿：“大堤花月夜，长江春水流。东风正上信，春夜特来游。”（《襄阳

乐》 ）这是暮色和夜色中的襄阳大堤，而孟浩然则写出了白日襄阳大堤的风华：“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

青二三月。王孙挟珠弹，游女矜罗袜。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大堤行寄万七》 ）春日的襄阳大堤，车如流水马如龙，

王孙公子，游女佳人，“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 无往非适。”这使得李白不仅为汉江的美酒和美景倾倒，更是为此处

的大堤女儿倾倒：“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

断。”（《 大堤曲》 ）连五代词人孙光宪也写道：“大堤狂杀襄阳客。烟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归，心不归。” 

于是顺汉水而来多“风流叽首客”，沿汉水多“花艳大堤倡”（韩愈《送李尚书赴襄阳八韵得长字》 ）。元和时人窦巩在

《襄阳寒食寄宇文籍》 中写道：“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这既是在写大堤风景之美，也是在写大堤女儿之艳。

刘禹锡的《杂曲歌辞· 踏歌行》 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窦巩的提问：“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

红霞影树鹧鸪鸣。”元镇也写到他曾在此的风流韵事：“襄阳大堤绕，我向堤前住。烛随花艳来，骑送朝云去。”（《酬乐天

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 ）大堤女儿与他在夜间相会，白日各自风流云散。 

至此襄阳的汉水大堤便成为了唐诗中一处风流的典故。晚唐诗人罗虬 以此比红儿之美貌，“能将一笑使人迷，花艳何须上

大堤”（《比红儿诗》 ）。李商隐有“风流大堤上，怅望白门里”（《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 ），以襄阳大堤与

东面的金陵相提并论。 

唐人写到的大堤女儿不但美丽而且多才多情，却命运多舛。杨巨源和李贺都以怜惜的笔触写出她们的深情以及并不幸福的

生活。杨巨源的《 大堤曲》 写道：“二八婵娟大堤女，开沪相对依江渚。待客登楼向水看，邀郎卷慢临花语。细雨濛濛湿芰

荷，巴东商侣挂帆多。自传芳酒碗红袖，谁调妍妆回翠娥。珍簟华灯夕阳后，当垆理瑟矜纤手。月落星微五鼓声，春风摇荡窗

前柳。岁岁逢迎沙岸间，北人多识绿云鬓。无端嫁与五陵少，离别烟波伤玉颜。”李贺的《 大堤曲》 写道：“妾家住横塘，

红纱满桂香。青云教给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挡。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莫指襄阳道，

绿浦归帆少。今日营蒲花，明朝枫树老。” 

《全唐诗》 中有一首作者是“襄阳妓”的《送武补闻》 ：“弄珠滩上欲销魂，独把离怀寄酒尊。无限烟花不留意，忍教

芳草怨王孙。”《全唐诗》 关于这首诗的注解云：“贾中郎与武补网登现山，遇一妓同饮，自称襄阳人。”此襄阳妓应也是“大

堤女儿”之一，有以芳草自比怨离别之意。该故事又出现在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 卷 11 “妓赋诗送武补闻”条中，时间

变成了宋初，可见这位襄阳妓的诗才了得，自唐诗出又被收人宋诗中。在南宋人的渲染下，李防与所谓的吕太守听人介绍这位

才色出众的襄阳妓后，竟魂牵梦萦。可见这位襄阳大堤女儿之出色。温庭鸽也有诗写到大堤女儿的多才：“京口贵公子，襄阳

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 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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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的“大堤女儿”随着唐代的盛衰也有变动。盛时以李白的“落日欲没现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

街争唱白铜鞋”（《 襄阳歌》 ）为代表。随着中晚唐的颓势，“大堤女儿”也不复盛时之况，顿减颜色，“行路少年知不知，

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施肩吾《 大堤新咏》 ）元和时人施肩吾甚至写到这些“大堤女儿”

的薄情重利：“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冶容色，意欲取郎千万金。”（《 襄阳曲》 ）张潮《 襄阳行》 

也有此意：“玉盘转明珠，君心无定准。昨见襄阳客，剩说襄阳好无尽。襄汉水，现山垂，汉水东流风北吹。只言一世长娇宠，

那悟今朝见别离。君渡清羌诸，知人独不语，妾见鸟栖林，忆君相思深。莫作云间鸿，离声顾侍侣。尚如匣中剑，分形会同处。

是君妇，识君情，怨君恨君为此行。下床一宿不可保，况乃万里襄阳城。襄阳传近大堤北，君到襄阳莫回惑。大堤诸女儿，怜

钱不怜德。”衰时以文宗时人李涉的描述为代表：“谪仙唐世游兹郡，花下听歌醉眼迷。今日汉江烟树尽，更无人唱白铜赣”

（《 汉上偶题》 ）。两相对比，令人叹息。 

可见唐人笔下汉水边的“大堤女儿”极富盛名，也随着朝代兴衰而变幻着容颜。从一个侧面来讲，唐诗中对“大堤女儿”

兴衰的描述也是这个时代和城市兴衰的一种表征。 

汉水首先以其自然丰美的自然景观进人到襄阳城市居民的视野中。它发源于陕西，流经两省多市，为何在唐时能成为独属

于襄阳的城市景观和文化交流场所，甚至成为襄阳城市的代名词？从本文研究的城市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首要的前提应该

是唐时襄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华的经济催生了文学对汉水这条河流和这座城市的关注和书写。唐时的襄阳汉水之上，南船北

马，川流不息，吸引了诸多才子佳人、行人谪客来此驻足停留，或为其清澈丰美的特质所倾倒，或在其上倾吐对京华和故土不

尽的相思与叹息，或对其相关的传说加以持续地想象，或在此思考个体生命如何永恒的主题，或在此留下风流佳话，为汉水注

人了新的文化内涵。可以这样说，正是唐人在襄阳以汉水为题留下的这些诗篇才使得其水清如玉、堆沙如雪的宏大气象，丰富

物产、秀丽景色得以扬名天下，并逐步成为襄阳的代名词。当今天一说到汉水，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便是襄阳。也正是唐人

这些文本的书写，才使得唐以前已在襄阳汉水一带流传的“汉水女神”、“杜预沉碑”这些传奇或故事得以加强和深化，与深

负人格魅力和诗篇感染力的本土人氏孟浩然一并形成了襄阳独具的文化魅力。正是由于唐人的广泛关注，才塑造出襄阳汉水“大

堤女儿”这群美丽忧伤的女性形象，并逐步打造出汉水绮丽的文化意象。 

由此可见，文学之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正是在人与河流，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流经襄阳的汉水不再仅仅是

一道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被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内涵的人文景观，是唐时襄阳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重要体现，也从侧面折

射出唐时襄阳城的兴衰。 

随着历史变迁，时光磨洗，唐人笔下那“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的场景已逐渐湮灭，

而从唐人诗文中挖掘出来的汉水独特文化内涵却依然熠熠生辉。这些“富有地方特点的名物进入诗歌，不仅有鲜明的生活气息，

而且有可能成为区域文化的一个背景特点，这些名物进入诗中，其含义已超出名物自身”○16 。 

这些文本记录了这条流水，这座城市曾经的繁华，留下的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叙述对于当下构造襄阳城市仍然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要把汉水这条自然河流景观，特别是通过人与河流相互交流所形成的人文理念、历史遗产作为特有的巨大优势，

激发人们珍惜自然，保护遗产，利用资源，开发未来的激情，使襄阳因水而美，因水而繁荣，因文学而独特，因文学而更加有

名，使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像千年之前的唐人一样，为此停留驻足，延续叠加它不朽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郑阳：《城市历史景观文脉的延续》 ，《文艺研究》 2006 年第 10 期。 

②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99 年版。文中唐诗俱引自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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